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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赛德克·巴莱》展示了台湾赛德克人身份认同的变异。在１８９５年之前，赛德克人以祖灵和祖训作

为其身份认同的基点；被殖民侵略后，赛德克人传统的身份认同被冲击，殖民者利用多种途径致使包括赛德克人

在内的原住民产生身份认同错位，最终导致“雾社事件”。在殖民统治下，赛德克人身份认同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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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德克·巴莱》（犛犲犲犱犻狇犅犪犾犲）是台湾著名导

演魏德圣拍摄的英雄史诗巨作，该电影在台湾、内

地、香港相继上映，获得好评并引发广泛讨论。与

以往的抗战电影不同，《赛德克·巴莱》充满了民族

主义的特征。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赛德克人在面对侵

略时，为了保卫自身的文化和族群进行了民族捍卫

行动，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雾社事件”①。影片《赛

德克·巴莱》以“雾社事件”为背景，生动展示了赛

德克人反抗侵略的恢宏场面以及２０世纪初期赛德

克人的文化和生活。因此，本文以《赛德克·巴莱》

为基点，讲述了当时赛德克族人经历的残暴统治和

文化冲突，以及在文化冲突中产生的强烈文化差异

和由此带来的身份认同迷失。

一、传统赛德克人的身份认同

约在１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前，赛德克人就在台湾中

部及东部山区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赛德克人在

其民族语言中的意思是“真正的人”，其文化和泰雅

人接近，但是语言上有着区别。赛德克族分成三个

语言群，主要包括雾社群、道泽群、太鲁阁群。

２０世纪初，赛德克人分散居住在台湾南投、花

①１９３０年，台湾省能高郡雾社地区的马赫坡社、荷戈社、

塔洛湾社、波亚伦社、斯克社、罗多夫社六社的赛德克人

发动起义，但是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严酷镇压，参加起

义的１３００人中仅有不到３００人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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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等山区，每个部落有十多户或者几十户的住户，

规模很小。传统的赛德克族社会结构很单纯，其用

“纹面”作为成年人和族群的标志。他们居住在高

山和森林中，并具有独特的自我感知世界的方式。

因此，电影中，当赛德克人面对侵略者的侮辱时，马

赫坡社首领莫那·鲁道告诉自己的族人，“日本人

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可我

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决！”这样的语言文学

性很强，也证明了赛德克人是依托高山和森林感知

周遭事物的。赛德克人以信仰“Ｕｔｕｘ（祖灵）”和

“Ｇａｙａ（祖训）”维系族群的社会关系。面对部落之

间冲突，赛德克人用现代文明看起来极为野蛮的

“首猎”方式解决。在他者看来，猎敌是十分野蛮的

行为，但是赛德克人认为参加猎敌的族人是保卫家

园的英雄，并且因此能获得“纹面”资格。而赛德克

的男人只有经过“纹面”后，才能经过彩虹桥，到其

永远居住之处。猎场不但是赛德克人日常生存的

现实猎场，也是他们的精神寄居地。因此，当侵略

者用先进的武器占领赛德克人居住地时，“出草”

（猎敌首）反抗成为赛德克人唯一的选择———唯有

“出草”，才能夺回自己的猎场。

赛德克人长期居住在高山中，他们相信祖灵和

神鬼的存在，其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亦是遵从祖灵所

留下的风俗和规范，并将其进化为礼仪、禁忌和道

德文化。在他们看来，信奉祖灵在生活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赛德克人的身份认同始终围绕着祖灵

和祖训。

二、殖民统治对赛德克人身份认同的冲击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变

革，并走向了强国之路。１８９５年《马关条约》后，日

本开始在台湾开展殖民统治，并利用多种途径逼迫

包括赛德克人在内的原住民产生身份认同思维的

错位。

一是通过武力手段侵占赛德克人居住的地区，

剥夺其居住权。殖民者利用先进的武器攻击赛德

克人，武力镇压以后，将原来居住在深山中的赛德

克人部落迁徙到山下，并将原属于同一社群的赛德

克人迁入不同的部落中，与其他部落混合居住，进

而瓦解原有族群的凝聚力，削弱其民族身份认同

感。电影中，殖民者对赛德克人说，“我们有飞机，

你们有吗？我们有机枪大炮，你们有吗？”武器的强

大代表了文明的先进，只要殖民者一动枪杆子，赛

德克部落就会遭到灭顶之灾，部落首领也明白不可

能反抗得了殖民统治。

二是否定赛德克人的族群利益，对赛德克人的

利益进行侵占和掠夺。殖民时期，殖民者完全按照

自身文明及经验来治理赛德克人聚居地。殖民者

在这个“黑暗中心”建立了医院、学校、邮局、公厕

等。赛德克族的男性去砍伐属于赛德克族的树木，

这些树木满足了殖民者的需要；女性则去当女仆，

且经常被呵斥。殖民者在塑造自身文明时，也致使

赛德克人成为殖民掠夺的工具。在反复掠夺中，殖

民文化在岛上蔓延。“相对于现代文明而言，赛德

克的许多传统与习俗都显得野蛮，亟待改造，但若

这改造是以暴力与强制的方式来完成，则恰恰丧失

了文明最基本的要求———对他者的尊重。”［１］当赛

德克人看到同胞遭到屠戮时，其意识到自己作为俘

虏已失去了民族的尊严，他们所要做的是要保卫家

园的完整，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精神信仰即原始的

认同。

三是推行奴化教育，直接瓦解赛德克人原先的

民族身份认同。电影中的两处细节充分展示了殖

民教育对原本民族文化的毁坏。一处是在躲避战

乱的时候，一个侵略者对背着孩子的土著妻子发泄

愤怒，妻子用赛德克语回答，却遭到丈夫的耳光和

呵斥：“讲国语，讲一大堆番话谁听得懂？”另一处是

在军官小岛治源出现时，一名赛德克妇女用日语向

他问好，从军官的愉快表情可以说明，其对奴化教

育的效果是很满意的。赛德克人从被要求使用日

语到主动使用日语，殖民统治者对待赛德克人的态

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些都反映出文化殖民的严重

性。殖民者的孩子还对莫那·鲁道说道：“山林不

是你们的，包括你们也全部都是我们的。”同时，“民

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对生存的理解，是一个民族与传

统对接的符码，也是一个民族身份的标识”［２］。侵

略者销毁了赛德克人“出草”所保存的人头，禁止赛

德克人“出草”“纹面”，以削弱赛德克人原先的身份

认同。

三、殖民语境下赛德克人的身份迷失

“雾社事件”发生在台湾殖民统治时期，其爆发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赛德克人本身所固有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全部被破坏，生存环境也逼仄起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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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另一方面，殖民者长年累月地对赛德克人进行

压迫和剥削。深层次而言，殖民者以极端的民族主

义进行殖民统治并和赛德克人发生了巨大的文化

冲突，他们认为的“先进”民族文化与赛德克人的文

化产生了巨大的碰撞，他们所认同的“先进”文化对

赛德克人的文化进行了不断的破坏。赛德克人无

法抵抗时，身份认同也随之产生了变异。

一些年轻的赛德克人试图去亲近侵略者，并尝

试获得新的身份，但是“主流社会”却并不接纳他

们。年轻人花冈一郎就存在典型的身份认同迷失

问题。他身为赛德克人，却一直想去除自身的原始

身份，想获得与殖民者平等的权利。但是他却经常

因为自己的原始身份遭受歧视———上学时候被欺

负，工作后虽然学历高但却只能做低等警察。电影

中，赛德克人的孩子因为衣着简陋而遭受老师的讽

刺和打骂，这也导致这些孩子后来也跟着一起起

义。殖民者一方面执行奴化政策，一方面实行等级

划分制度，以此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歧

视政策之下，不管赛德克人如何去认同殖民文化，

如何去掩饰自身的民族身份，也还是会遭遇到“主

流社会”的歧视。由于其不愿意去认同自己原来的

身份，因此导致身份迷失。花冈一郎自己也说道：

“我们不管怎么改，也不被文明人认同。”殖民奴化

教育导致不少赛德克人出现身份认同迷失。正如

有学者提到的：“大多数原住民都处在一种‘自我否

定’的焦虑中，有些原住民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族群

身份……原住民变得无法面对自己……”［３］

对于花岗一郎来说，他认为自身的文化是落后

的，因此一直试图接受现代教育。“只要再忍耐个

二十年，等自己的孩子长大了，就会摆脱野蛮的形

象。”但殖民者切断了赛德克族的信仰和身份认同，

也将赛德克人的身份认同推向崩溃的边缘。佛克

马和蚁布斯曾经谈到：“一个人的身份在某种程度

上是由社会群体或一个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

体的陈规所构成，一个人可以归属不止一个群

体。”［４］迈克·克朗从地理、文化空间的角度对身份

认同和归属进行了解释和阐发：“人们对‘地区’的

亲近说明归属感对人类是至关重要的。……人们

并不单纯地给自己划一个地方范围，人们总是通过

一种地区的意识来定义自己。”［５］前者是从身份认

同的决定性要素出发，后者则是从文化地理学的角

度出发的。在侵略者对赛德克人进行文化奴化时，

他们一直在和赛德克人强调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这

种奴化教育在弱化赛德克人族群记忆的同时，所造

成的文化认同危机也十分严重。

花岗一郎在族人“出草”时并未告密，但他也并

没有参与族人的反抗，而是与花岗二郎一起最后选

择了自杀。但两人自杀的方式是不同的，花冈一郎

是切腹自杀，花岗二郎则是以赛德克族传统的上吊

方式自杀。这就意味着导致赛德克人身份迷失痛

苦的不仅仅是种族歧视，还有赛德克族人对文化拒

斥的创伤。花岗一郎和花岗二郎带有一定的人格

分裂性，他们一方面认同殖民文化，但是又对自身

族群人物的生存方式保持一定的认同。当面对其

他赛德克人的嘲笑时，他们陷入了身份迷失的窘境

中。“权力的殖民性可谓举足轻重，直接导致原住

民知识分子主体建构与情感归属的艰难与模糊、身

份与文化认同的犹移与矛盾、话语能力与模式的丧

失与可能等诸多关系的复杂与不确定性。”［６］莫

那·鲁道质问花冈一郎，“达奇斯（花冈一郎），你将

来是要进神社，还是我们祖灵的家？”花岗一郎在死

之前问自己的弟弟二郎，“二郎，我们到底是日本天

皇的子民，还是赛德克祖灵的子孙？”这个提问代表

了赛德克人的身份认同的错乱，一方面其对殖民者

的现代文化表示着强烈的膜拜，另一方面其又受着

祖灵信仰的极大影响。二郎也无法回答，他说：“切

开吧，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吧。哪儿也别去了，

当个自在的游魂吧。”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原本二

元分隔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是不容许他们产生身

份暧昧的，这实际上也加重了他们的矛盾身份所引

起的认同危机。尽管他们在同族人反抗殖民统治

的时候选择了帮助同族人，但是依旧无法摆脱自身

身份迷失的困境，最终成为游离在原本固定的二元

对立的身份认同以外的被丢弃的他者。所以，他们

面临着种族主义的歧视和民族主义的双重排斥。

电影在表现这两个人物的对话时，亦是基于二元对

立背景之下的民族身份认同障碍所引起的非人化

的心理暴力斥责。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

中曾经提到：“遗忘过去的殊死搏斗，把它当作是内

部矛盾的‘手足相残’，这样才能建构一个新的民族

的合法性及谱系。”［７］因为殖民者的统治，赛德克人

在遗忘自身传统的民族身份之时，也去接受殖民者

的身份规训，从而产生身份迷失。

后殖民主义学者曾经批判西方殖民者以武力

征服殖民地的无辜受众并对其进行文化摧残和进

行他者化控制的行为。正如萨义德提出的欧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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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霸权概念，“正是霸权，或毋宁说正是运作中的

文化霸权的结果，给予东方主义以持久性和强

度……一种欧洲人的集体观念，即把‘我们’确认为

所有‘那些’非欧洲人的对立面……另外，还有一个

欧洲的有关东方的霸权观念，欧洲人反复说他们自

己比落后的东方要优越，这经常会剥夺一个较独立

的思考者对这事抱有不同看法的可能性”［８］。在电

影中，殖民者利用暴力“归化”的方法试图征服赛德

克人，对其进行殖民控制，这种殖民控制实际是殖

民文化生产进程中对赛德克人的文化虐待。在殖

民者广泛进行修桥造路、掠夺矿产、毁灭猎场、建设

现代化的学校和邮局之时，这种破坏赛德克人传统

身份认同的“文明”恰好是殖民者带给赛德克人的

最沉重打击。对于这些赛德克人的生存处境，电影

的创作者在保持历史距离感的时候，表现了他们在

后殖民处境之下的无奈的生存法则，这是一种殖民

语境中的边缘式存在。在殖民语境下，这种边缘式

存在是较多处于异乡的漂泊式人物的心理，传统赛

德克人已经早就不存在了，他们已经成为漂泊和没

有身份的人。

电影中老一辈的赛德克人坚持传统的身份认

同，他们始终坚守认同祖灵，认同自身的传统身份，

这实际上是在维护其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是赛

德克人对已经消失的时空的无意识呈现，是一种集

体无意识的表征。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当家

族和共同体分享他们的记忆时，他们就更紧密地团

结在一起；他们根据共同回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

即使他们回忆的内容是创伤性的……集体记忆是

社会力量的一个源泉。”［９］在殖民统治下，以老一辈

的赛德克人为代表的赛德克人部落选择了表面服

从的方式换取生存，这样也就保证了自身的族群能

够生存下去。但实际上这部分赛德克人根本不愿

意归顺，他们最后的妥协代表他们实际上根本不甘

心被殖民者统治，这样的无奈选择更多只是为了保

全自身的生存而采取的折中策略。

与现代文明相比，赛德克人的很多文化显得粗

俗和需要改造，但是如果改造是靠暴力而取得，则

这种改造丧失了对他者认同的尊重。长达５０年的

殖民统治给赛德克人带来了灾难性的毁灭。“雾社

事件”以后，莫那·鲁道带领着其族人被迫选择用

血祭祖灵的方式完成其作为赛德克人的使命，这种

悲愤式的暴力反抗和认同的痛苦使灵魂回归到祖

灵之处。

赛德克人作为弱势群体，其身份认同引起了人

们的注意。《赛德克·巴莱》作为反映台湾赛德克

人历史身份变迁的电影，不仅揭示了殖民掠夺的本

质，也提醒着观众，对于世界上的文化他者，不能强

行用自身的文化去对其进行二次塑造，而应该尊重

文化他者。

参考文献：

［１］芮欣．台湾原住民文化身份认同探析———从电影《赛德

克·巴莱》谈起［Ｊ］．北京电影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２）：６３ ６７

［２］王志彬．民族性的坚守与文学性的追求———新世纪以

来的台湾原住民文学创作［Ｊ］．民族文学研究，２０１５

（６）：４９ ５６

［３］巴瑞龄．原住民影片中的原汉意识及其运用［Ｍ］．台

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１１３

［４］佛克马，蚁布斯．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Ｍ］．俞国强，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２０

［５］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Ｍ］．杨淑华，译．南京：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９５

［６］陆卓宁．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境遇与文化认同问题［Ｊ］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２０１７（１）：９８ １０３

［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

起源与散布［Ｍ］．吴轈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８８

［８］萨义德．东方学［Ｍ］．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１０

［９］法拉，帕特森．记忆［Ｍ］．户晓辉，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２００６：４

（责任编辑：刘　鑫）

１７


